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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水灾，
为响应国家根治淮河的号召，一大批上海高
校师生及文艺工作者来到皖、苏治淮工地，其
中部分师生来到皖西大地，投身水利建设事
业，为六安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
一、上海高校师生参与治淮及皖西水库

建设
(一)钱正英与《治淮方略》及新中国第一

坝。
钱正英，1923年出生于上海。我国水利

和电力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9年到1942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工学院土
木系学习。1941年9月，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成为上海大同大学群众团体党团成员，
并担任工学院分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
不久，钱正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
长。

1950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发生特
大洪水,豫、皖两省受灾面积约达4000余万
亩,灾民1300万人。淮河流域的灾情引起中
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7月20日至9月
21日,在两个月内毛泽东连续4次就治淮问题
发出批示,做出根治淮河决策。1950年10月,
为落实毛泽东主席根治淮河水患的指示,政
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治
淮委员会，决定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财
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吴
觉任淮委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华东水利部
副部长汪胡桢兼任淮委工程部部长，华东水
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兼任淮委工程部副部长；
同时，将治淮机构由南京迁往蚌埠市。
按照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中的

相关要求和水利部历次会议精神，钱正英与
汪胡桢、王祖烈等制定了覆盖豫皖苏三省区
的淮河治理总体规划，定名为《关于治淮方略
初步报告》，简称《治淮方略》。在曾山的带领
下，钱正英和汪胡桢专程赶往北京，当面向周
恩来汇报《治淮方略》。听了介绍后,周总理站
起来说:“这个《方略》我已大体了解了,原则
上认为可行。”很快，政务院原则上批准《治淮
方略》。1951年4月，治淮委员会正式发布《治
淮方略》。按照“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和“上
游蓄洪发电，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开辟入海水
道”的总体安排，1951年初修建润河集分水
闸枢纽工程，该工程包括城西湖进湖闸、拦河
闸、固定河床。钱正英担任润河集分水闸枢纽
工程指挥。是年7月，润河集工程完成。随后又
在安徽西部的淠河、史河等淮河上游的主要
支流上建设多座大、中型水库，其中佛子岭水
库既是淮河治理的重点骨干工程，也是新中
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坝。在研究讨论佛
子岭水库大坝的设计方案时，苏联专家主张
采用土石坝，汪胡桢主张采用混凝土连拱坝。
两方争执不下，最后由钱正英专程赴沪，向曾

山作了两种大坝方案的全面汇报。曾山仔细
听完汇报，果断地说：“既然中国专家对提出
的连拱坝方案认为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
信中国专家。同意采用连拱坝方案。”1954年
6月，佛子岭水库大坝建成，当年即经受了较
强地震和特大洪水的考验，标志着我国的筑
坝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上海交大、同济、复旦等校师生参与

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磨子潭
水库等建设。
为了响应中央政府关于动员相关专业学

生和教师参加治淮工作的伟大号召，华东军
政委员会专门向华东公私立大学发出动员布
置。根据政策规定，华东区“各大学土木、水
利、测量等科应系四年级及各专科学校土木、
水利、水文等科临毕业年级均应暂停教学一
年，所有各该年级学生及教授、讲师、助教、技
术员及技工在可能范围内均应尽量参加，参
加工作的师生员工均以一年为期，在完成此
项任务后仍回原校继续学习和工作”。据统
计，截止1950年10月14日，“交大、同济、复
旦、大夏、光华、大同、圣约翰、震旦、市立工专
等校水利、土木、测量等系科应届毕业同学报
名参加的共有240多人”，他们“连日加紧学
习治淮要开的课程”，时刻准备着开赴治淮工
作第一线。在随后2年内，同济土木、测量等共
400多位师生开赴治淮前线。
当时担任佛子岭大坝坝体设计建设的除

了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汪胡桢外，还有上海交
大的曹楚生、蒋富生、薛兆炜、朱伯芳以及复
旦大学毕业的曹宏勋等。曹楚生，1948年毕
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
年后，任佛子岭连拱坝坝工组组长，先后参与
佛子岭大坝、磨子潭大坝、响洪甸大坝的设
计，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朱伯芳，
1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52年，担任安徽
佛子岭水库工程指挥部技术员；1954年，担
任安徽梅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工程师，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曹宏勋1944年3
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1949年5月
至1951年11月，在上海市政工程局结构工程
处，任助工工程师、工程师。1951年11月至
1958年9月，先后参加磨子潭、佛子岭、梅山
水电工程建设，任水利工程施工工程师。当佛
子岭水库设计工作完成后，大部分设计人员
即被派到梅山水库工地进行另一个连拱坝的
设计。朱伯芳负责设计梅山连拱坝。1955年8
月，朱伯芳与曹楚生、周允明一起主持中国第
一座混凝土拱坝响洪甸坝的设计。1953年8
月12日，同济大学教授吴一清和助教徐声祖、
唐之祥、吴庐生来佛子岭工地绘制佛子岭纪
念碑亭图案。1954年4月24日，纪念碑亭落
成。
(三)上海文艺工作者慰问水库建设者。
1953年6月11日，上海音乐学院司徒院

长率周小燕老师等92名师生来工地慰问演
出，7月28日离去。周小燕为工人们演唱多
次，轰动全工地。1954年3月17日，中央美术
学院华东分院张怀江院长带领马承镀、陈志
华、李剑晨、谭勇、于浩、俞云阶、何启陶、阎诗
成、周觉钧、顾炳鑫、陆地等参观水库。张怀江
在工地作画16幅，其他人也作画数幅，1955
年4月由上海美术出版社汇印成《佛子岭水库
画集》。4月19日，上海市作家协会文学家章
靳以来佛子岭小住，体验生活，后来写出著名
的散文《到佛子岭去》。4月24日，水库纪念碑
亭落成后，在亭中树一纪念碑，石碑正面为时
任上海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先生所
题的“佛子岭水库竣工纪念”，背面为刘海粟
先生手书的“佛子岭水库落成记”。11月5日，
举行佛子岭工程落成典礼。上海京剧团团长
周信芳率领李玉茹、金素雯、黄正勤、陈正徽、
孙正阳等演员来水库举行了精彩演出。
二、精神财富
1、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人生价

值。在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
召下，上海高校师生们踊跃报名，参加皖西治
淮。在寒冬里冒着风雪，在酷暑里顶着烈日，
运用他们学到的技术，奋战在治淮第一线。有
些同学参加了运河堤坝春修工程，他们和民
工一起住在滩地上搭起的工棚里，泥地上铺
一层稻草就是床铺，有的同学参加了佛子岭
水库、梅山水库、磨子潭水库、润河集分水闸
工程等工作。“今后我国人民一定要兢兢业
业，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世界一流、
国富民强的伟大国家。我个人也决心，刻苦学
习，认真工作，在工作中锻炼成一个世界一流
的坝工专家。”这是当时在治淮委员会工作、
28岁的上海交大毕业的朱伯芳作为优秀青
年技术人员在誓师大会上的发言。上海复旦
大学生表示“在参加治淮工作中，对祖国的伟
大和可爱，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并决心“将治
淮的工作热情，贯彻到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
去，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努力。”
2、培育、重视人才，创办中国水利行业的

黄埔军校“佛子岭大学”。佛子岭水库工地是
战场，又是一座大学校。当时佛子岭工地聚集
着一大批刚走出校门的上海、南京等高校毕
业生。他们只从书本上知道什么叫水库，但他
们不懂就学。技术室的全体同志和工务处的
同志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每晚聚集在
指挥部会议室里上课。他们自称这个学习班
为“佛子岭大学”。1952年12月下旬，《安徽日
报》发表了一篇“佛子岭大学”的特写，从此这
个名字就叫开了。汪胡桢学识丰富，经验最
多，被大学生、技术人员称为校长。“佛子岭大
学”的课程紧密结合佛子岭建设的实际。汪胡
桢讲授“坝工设计通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
步设计”等课程，戴祁讲授“佛子岭水库的水
文计算”，吴溢讲授“建设润河集船闸时的民

工管理”，谷德振讲授“佛子岭地质钻探及评
价”，陈善铭讲授“溢洪道设计”等。盛楚杰讲
了“钢管的设计”，朱起凤讲的是“拱垛模板的
设计”，刘国钧讲的是“弧形闸门”及“金属结
构”，陈鲁、童慧生讲了“水工混凝土”。“佛子
岭大学”活动频繁，直到施工后期，大部分同
志转轨到梅山水库的设计工作、技术室与工
程处合并时才停课。
佛子岭工程完工后，“佛子岭大学”学生

和老师又参加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水库的
建设，最后分散到全国各处水利水电建设机
构工作，均成为骨干技术人员。据统计，“佛子
岭大学”先后走出汪湖桢、曹楚生、朱伯芳、谷
德振、吴良镛、黄文熙6位院士以及蔡敬荀(曾
任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曹宏勋(曾任葛洲坝工程局总工程师)、朱起
凤(曾任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设计院副院长、总
工程师)、郭旭生(曾任安徽省水电厅厅长)等
一大批专家和优秀的水利工作者。佛子岭工
程完工后，建设者们拿着“佛子岭大学”毕业
证书，分别走向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岗
位和工程管理部门，除留在淮委工作的以外，
在东北、华北及上海、天津、安徽等省市水利
勘察设计单位和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等水
利建设工地，都留有“佛子岭大学”毕业生的
业绩。“佛子岭大学”可谓桃李满天下！
3、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佛子岭大坝的建

设，困难重重。解放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禁运，大坝混
凝土浇筑所需的拌和机、振捣器、升降机等机
械设备无法从国外进口。面对这一严峻的形
势，建设者们以不畏强暴的精神，坚定地走自
力更生的道路。技术人员自行研制了筛分系
统、拌和系统、提升设施、活动模板等简易机
械设备。水库大坝的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必须
使用振捣器振捣密实，而不能像浇筑房屋小
型梁柱那样用钢钎捣实。但在解放初期，我国
国内还没有振捣器，指挥部专门派人去香港
设法购买了两台。由于封锁禁运，由采购人员
随身携带的一台在海关时被扣留，无法运回
内地。幸因采购人员对此早有考虑，另一台委
托熟识的渔船代运，才得以安然运达。指挥部
以这台振捣器为样品，立即请上海国华机器
厂仿制了一批，这才使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混
凝土浇筑用上了第一批国产的振捣器，保证
了工程质量。这件事放到现在来看，也许是件
小事，但在当时来说，如果没有振捣器的采购
和仿制，大坝的浇筑质量是很难保证的。
佛子岭水库工地成为我国第一个使用振

捣器的工地。解放初的霍山公路坎坷不平，车
开起来颠簸摇晃，很是不稳。中国工程院院士
曹楚生回忆，自己和20名上海交大土木工程
系和水利系学生同乘一辆货运卡车，从蚌埠
到霍山。在要到达终点霍山县城时，由于车身
突然剧烈摇晃，朱家谨同学坠落于地，幸未受
伤。
据一些参加过治淮工程的水利系统老干

部、老专家回忆道，当时在治淮工地上经常可
以看到钱正英的身影，基本上都是卷着裤脚
管、赤着脚在工地上忙碌的形象。大家评价这
位年轻的女部长：“上海的小姐能这个样子，
不简单！”
总之，共和国初期，上海高校师生及文艺

工作者参与五十年代皖西治淮工程，用所学
的专业知识报效皖西，同时自身也得到锻炼，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

上海高校师生及文艺工作者
参与五十年代皖西治淮工程

陈兆清

雷伟和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回到
正在福建驻防的解放军第二十五军七
十三师不久，七十三师、七十四师于
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入朝作战。
雷伟和因是二等甲级残废，当时有规
定不能入朝，因而转任七十五师副师长。随后，七十五师师部按
中央军委1952年7月20日决定，调归空军。

1953年4月，雷伟和任华北军区空军航空预科总队副总队
长。该总队于1952年6月组建，驻河北省省会保定(今保定市北市
区五四路)。1953年6月，总参谋部命名该总队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第八航空预科总队”，8月1日改编完毕。

当时的背景是：开国大典不久，1949年11月11日空军建军，
中央军委准备大力发展空军。那时，一个航空学校对应建立了一
个航空预科总队，为飞行航校培养和输送学习飞行、学习地勤维
护的人才。
航空预科总队主要招收空、地勤人员，学制一年。在训学员有

1000余人。当时，飞行学员的航空理论在预科总队学习，学员毕业
后到航校不再学习航空理论，直接上飞机学习驾驶技术。在预科
总队，航空理论考试规格很高，属于国家大专性质，毕业时由空军
领导机关的首长和苏联军事专家亲自监考，在独立场合进行。

雷伟和到任航空预科总队，正是人民空军初创时期。条件艰
苦，一切从头开始。雷伟和一上任，便投入紧张的建校工作中。
1953年10月，第八航空预科总队总营房就正式启用。

1954年8月，空军电令：所有的预科总队全部统一改编为航空
预备学校。空军第八航空预科总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
八航空预备学校”(属于北京军区)。雷伟和任空军八预校副校长。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11月23日，聂荣臻元
帅代表国防部长，在北京的华北军区礼堂授予雷伟和上校军衔。
受衔后，雷伟和身着上校军服，在保定的美章照相馆分别照了全
身像和半身像，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 (张正耀 编著)

之二十四

叶集有点“怪”，你不信我信。
说来也怪，这几年去叶集很多次，几乎每次都下

雨(其中一次是下雪)。3月17日，应邀参加叶集“文学之
乡 花样果岭”采风活动，这是叶集“桃花节”的序幕，
那天也是“怪”雨盲风，你说怪不怪？有人埋怨说：天公
不作美。但我细细一想，这不正说明老天有“眼”吗？唉
呀，上苍开始眷顾叶集这块土地啦！
了解叶集的人都知道，叶集有“四大怪”：麻秸为

墙桩在外，井里打水竹竿拽，活活鲜鱼炕死卖，一年四
季羊肉菜。也许是见怪不怪，也许是岁序更叠，这“四
怪”在当下也就不足为“怪”了。

走进叶集，每次都能看到咄咄“怪”事，我把它总结成叶集的新“四大怪”：
建区不久发展快，湖小名响海内外，一河两岸没有界，无木家具全球卖。

第一怪：建区不久发展快。县级叶集区是2016年2月才挂牌的，算起来才8
个年头，面积只有568平方千米，人口仅20余万，没有特大矿藏，没有工业基
础，没有政策倾斜，然而就这几年，叶集已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主导产业
特色凸显，文旅项目多姿多彩，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数项经济指标、增幅在市
内遥遥领先，单就城区来看，可以说已超过其他县城30年的发展水平，为什么
如此之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怪”现象。
第二怪：湖小名响海内外。这里的湖，指的是叶集的未名湖，未名湖面积

仅800亩，然而这个小湖可有来头，湖因“未名社”而得名。未名社是鲁迅先生
1925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一个文学组织，6名社员中除鲁迅和曹靖华，其余4位
全是叶集人，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也被称为“未名四杰”。他们是名
噪一时的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还有书法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翻
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使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们“唤起沉睡中
的国人，挽国运于垂危”，未名社甚至被北洋军阀以“共产党机关”罪名查封，
可见未名社的影响力，“未名四杰”也从此彪炳中国文学史册。叶集文脉绵长，
除了上述四位大家外，还有文学理论家李何林、女诗人高晓岚等。近年又涌现
出一大批作家、诗人，如中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贵祥，打工诗人、
文艺评论家柳冬妩，中作协会员、女作家黄圣凤，散文家穆志强，以及李静、黄
菊、李成林、李艳、周锦玉等等，一个小小的未名湖竟滋养了这么多作家、诗
人，诞生了六安市第一个县级作家协会、第一个县级文学院，获批安徽省第一
个“中国文学之乡”，使之成为皖西真正的文藻之乡。这不得不说再一“怪”也。
第三怪：一河两岸没有界。叶集是安徽的西大门，一条史河将它与河南固

始隔开。历史上两岸因航运、用水、取砂等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大打出手，官司
打到朝廷。然而现在两地本着“地缘相近、水缘相连、文缘相通、人缘相亲”的
理念，来打造“一河两岸一座城”，从而实现两岸的交通互联、产业互补、生态
互治、民生互惠，合力打造皖豫边界一体化新兴之城。经过两岸的共同努力，
共商共建，和谐共生，一座50万人口的新兴城市雏形已经呈现，从“睦邻友好”
到“一城亲”，史河变成了城中河，何“界”之有？又一“怪”也。
第四怪：无木家具全球卖。叶集从地貌上看，属大别山余脉的丘陵地带和史河、

汲河的冲击平原，木材匮乏，然而叶集却“借鸡下蛋”做大做强了木材产业。现有木材
企业2000余家，从业人数近10万，年木材交易700万立方，年产木地板150万立方，
年产家具120万套，是“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中国板材之乡”，获“中国家居新兴
产业园区”称号，产品销到国外，成为“全国十大木业园区”。国家质检总局评估叶集
人造板价值达18.7亿元，是不是有点怪诞诡奇？叶集的“无中生有”又添一“怪”也。
叶集的发展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事出反常必有

“怪”，但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无怪乎是决策者的睿智、执行者的坚持、受益
者的拥护。在叶集处处可以看到“无事找书记”的牌子，乍一看还真的有点怪
力乱神的感觉，不是应该“有事找书记、有事找警察”吗？但待你了解详情之
后，你就会明白，这不是奇谈怪论。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基层治理的“叶集模
式”，它不愧是基层党建的模范品牌。
有道是: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叶集的“怪”，“怪”得其所。

受到刷视屏的蛊惑，我和方
总两家周六结伴网红地打卡，结
果小韩小院的柴扉未开，天子寨
不见天子，随便找了一个农家乐，
饭后不到两点钟，就此打道回府
心有不甘，我们便再去了一趟佛
子岭，品品新茶味，闻闻美酒香，
也体验一把新开的民宿风情。
佛子岭能看到睡美人，号称

中华一绝。到了黑石渡桥的河东
岸，我们便下车碰碰运气。午后的
阳光虽不如旭日朝气，也不如正
午阳光的韶华盛极，但如同40后
的女人温暖、恬静和安然。站在黑
石渡大桥的河边，极目西看，太阳
无私照耀下的远山，几朵白云飘
过，山色如黛，峰峦起伏，凹凸有
致，像是佛光普照下熟睡的美人，
令人拍案惊绝。
佛子岭，很美，就像这熟睡中

的睡美人。我来过多次，可每次去
总是匆匆而过，从没有停下脚步
认真地审视过她，像是对邻家的
小妹。佛子岭的美，是藏在深闺的
小芳，没有人注意她，所以没有人
知道她的过去，我曾经查阅多个
资料，也没有查到她的来龙去脉，
只知道她原先叫佛寺岭，因为山
岭上曾经有过一座古寺庙。直到
70年前，主席他老人家发起号召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里建起
了新中国第一坝，才掀开她的盖
头来。从此，随着五大水库，淠史
杭灌区名扬天下，佛子岭这颗素
珠才逐渐为人识，为人雕琢，成为
一颗璀璨的明珠。朱老总、刘伯承
等老帅们曾经亲临视察，郭沫若、
刘海粟等大师为她留下墨宝，陈
登科、王蒙、邓友梅等著名作家也
深入采风，毫不惜墨，赋文赞颂。
佛子岭峰峦叠嶂，沟壑纵横，

积泉成溪，汇溪成河，拦河建坝，
成就了今天的佛子岭水库。防洪
发电，农业灌溉，造福人民，所以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所以将老
人家手写体八个字隽刻在主体大
坝上，让你想忘记也忘不了，因为
这是初心，初心永远不能忘。

大坝下的河床，很宽阔，足有
六七十米宽，可只有丰水期泄洪
才见得浩浩汤汤，一年四季大多
数时间里，是小河静静地流淌，如
同细细的游龙，阳光下熠熠发光，
就像费玉清唱的那首歌，水长流，
流去不回头，像你的爱情一发不
可收。那一片围在水中央的是迎
驾贡酒的厂房，碧波载舟，水涨船
高，青山环抱，屹立不倒。有人说
倪永培运气好，我不同意，那是胆
识，当初他也是体制内的精英，当
时的体制内还是很体面的，放下

铁饭碗，搁你不一定舍得，更不敢
斗，这就是胆识，最起码是胆量，
至于识，是不是汉武帝托梦给他
那是调侃。看着看着，散装、普酒、
古坊、百年迎驾、金星银星、迎驾
洞藏，9年、16年、20年、30年，新
品一个一个出来了，厂子一步一
个脚印上来了。越来越香，越近越
浓，那是挡不住的迎驾贡酒芬芳。

2000多年前汉武大帝临幸
品尝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如今的
迎驾贡酒早已经是上市公司，恭
迎大驾，迎客八方，品牌赢天下。

“创业艰难百战多”，原先的佛子
岭酒厂，经倪总这么一干，硬生生
地变成蜚声遐迩的迎驾集团，倪
总自然值得敬佩，但资源更是难
能可贵，而且这个资源是取之不
竭、用之不尽，这就是佛子岭的风
和佛子岭的水，佛子岭千里松山、
万亩竹海。佛子岭的风，是松竹之
间的风，竹节松风，高风亮节，风
味香甜，品质纯粹。佛子岭的水，
是竹根下的剐水，不是一般的水，
清冽透亮，弱碱排酸，改善人体微
循环，真正的养生，不需要广告。

风水好，自然一切都是生态
的、环保的、绿色的，不光是酒好，
还有独具香味的鸡。因为漫山遍
野放养，自由自在、自然而然地生
长，吃野虫，喝剐水，呼吸新鲜空
气，鸡的心情不是一般的好，就像
人一样，心情好，不生病，公鸡冠
红毛亮，劲头十足，土鸡中的战斗
鸡；母鸡毛顺雌柔，脚趾纤细，康
鸡能下蛋，会下蛋的鸡才是好鸡
啊。老母鸡下蛋，真正的笨蛋，不
是鸡工厂里产的蛋。老公鸡肉质
鲜美、劲道、汁厚，这样的季节，和
竹笋一起烧，晒秋季节，用板栗一
起烧，文火烧，慢慢饨，烂乎乎的，
粘胶胶的，堪称人间美味。
水库里的鱼也是上等佳肴，

因为水库的环境要比鱼塘好很
多，水库水域辽阔，鱼的密度较
小，生长周期长，不喂饲料，以水
中的水草和浮游生物为主，肉质
自然鲜美，口感极好，没有一点土
腥味。胖头鱼炖豆腐是这里的一
道名菜，鱼汤浓香扑鼻，沁人肺
腑，洁白如雪，撒上一点香菜叶，
犹如池里的绿色荷叶。

大坝以东离大坝最近的是曾
经很著名的佛子岭宾馆，宾馆门
楼的牌匾题字是国学大师郭沫若
的墨宝，苍劲有力，自然洒脱。宾
馆院内，假山鱼池，鹅卵曲径，小
花嫩草，名花贵树，怡然是个袖珍
版的私家花园。依山建有1、2、3号
楼，均为三层建筑，想必当年朱老
总和刘帅以及文豪大师都曾下榻

在这里。宾馆院外是一排排职工
宿舍，时代久远，红砖青瓦，低矮
简陋，一家一户，前后院子；最外
面沿路的是混凝土建筑的单元套
房。曾经的子弟学校、外墙斑驳的
职工娱乐中心楼、粮库、卫生室、
餐厅、篮球场等，企业办社会，深
深的时代印记。

目睹这一切，那激情燃烧的
岁月、热火朝天的集体、战天斗地
的精神倏忽在我心中闪过，唯有
楼宇之间的空地，各自为战，各尽
所能，被充分用了起来，开辟成一
墒墒菜园地，又让我不免产生一
丝淡淡的莫名愁绪。一位和我年
纪差不多的男人，用铁桶拎水浇
菜园，菜园被他打理得很好。和他
攀谈了几句，他说，现在年轻人都
到衡山镇买房了，上下班都是通
勤车接送，住在这里的都是老弱，
没有老弱的房子有对外出售的，
最贵也不过八九万。买房子的有
合肥的，也有六安的，都是来这儿
度假的。是的，在这里买套房子，
真的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假期
和周末来这里种种菜，养养花，吃
吃土菜，吸吸新鲜空气，真的很惬
意。
顺着来路，一眼望去，路边那

排高大笔直的水杉，已经开始返
青，河边的两棵水柳已经满树嫩
芽，随风摇曳。我们下榻的叫山里
香民宿，很干净。门口路南停车场
上，有四川成都的，有湖北武汉
的。入住前，我特别确认了，老板
是本地人。点了一盘竹笋烧鸡、一
大盆豆腐胖头鱼，外加嫩菜苔和
马兰头两个蔬菜，后备箱的一瓶
迎驾16告罄，酒干汤菜无。四个人
菜饭260块钱，很满意。
晚上的佛子岭静悄悄。酒酣

耳热，沿着民宿街往大坝方向走，
站在三岔路口，既能看到大坝，又
能看到整个民宿街。明亮的灯光
照射，苍松翠柏映衬下，大坝越发
雄浑壮观，稳重泰然，“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
放眼民宿街，沿街一袭的红灯笼，
像一条巨大的赤龙向山上延伸，
透着一片神秘和朦胧；连接河两
岸的那座老桥，经过装扮和修饰，
两排淡黄色的路灯映照着桥下的
流水，透着几分温馨。偶尔几声狗
叫，更显山水的静谧和安详。
佛子岭的风，轻轻地吹；佛子

岭的水，静静地流。也许被此刻陶
醉，我轻轻地哼起那脍炙人口的
歌声：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
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美好，心
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小河
静静流，微微泛波浪……

林水寨的水，与别处不同。它始终拿捏着水的腔调，对过路
人，拐弯抹角。穿过堰坝与廊桥，池塘或稻田，把花瓣一般艳丽的
闲言碎语抛在身后。它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水，一直都是林水寨的主题！
它做过酒的贵族，在争奇斗艳的日子里，连日光、噪音，对它

无懈可击。四季表情复杂，只要光线帮忙，不用问，你一定知道，
它的身边坐着谁。

坐着谁呢？
坐着光阴老屋里的农耕故事，和新时代的农耕人。
你瞧：农耕故事里正行走着罗中立笔下的父亲，执掌犁

稍，翻耕春波的清影；始终用簸箕颠来簸去的二奶奶，把乡愁
挑拣得愈发浓稠；那个小脚姥姥，用纺棉车把乡音扯得更是绵
长悠远，一头连着大上海，一头连着林水寨。像一根脐带，不
管游子身在何处，林水寨的变迁，都是感官深处的喜悦或疼
痛。
至于镰刀、铁锹，和锄头，不过是流落光阴里的凡夫俗子。
农忙时，与怡情人，干怡情事。或挥镰割稻，或拖锹放水，或

带月荷锄归，让农耕的日子，苦涩而小资。连上海佬也对我们，眼
馋得不得了。

农闲时，做一名拽拽的雅士。左手操抹布，右手执扫帚，写意
一幅山水田园画幅。任萌娃抱鲤鱼，农妇笑丰收，痴汉数票子，统
统罗列其间……

而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农人，他们有着更前卫的耕作方式。采
用观光式生态农业发展链，像个文学大家，念好“山字经”，做足

“水文章”。山一程，水一程，劈波斩浪启新程。吟咏之间，吐纳珠
玉之声；眉睫之间，卷舒风云之色。

于是，身后草长莺飞浪漫，眼前万物静候差遣！万亩田畴规
划统一：深处养鱼，浅水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莲。让观光者每一次
抵达，都是皎皎惊叹：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寻什么呢？寻结结实实的小日子，更是寻难得的小情趣。
比如，烟火里谋生，比如，诗词中谋爱。

一块块几何形生态农田，在枯荷难睡鸭的早春，稻茬如潦
草的圣旨，仍荒芜地长着。不急，不急，待到辛夷花尽杏花
飞，翻耕插秧也不迟。那时，水暖，苗挺，插下几日，秧苗便
碧绿碧绿，扶摇生长。长着，长着，就悟出了真谛：人生不过
几百天。或青色，或金黄。但大家的归宿和收场是一样的，没
有高低贵贱，只有别无选择。

新型的农耕人，也玩蝴蝶恋，也玩蝴蝶翅膀上的湖光山
色。若是有朋自远方来，便于柳荫树下，闲敲棋子。或者，说
长亭，说十八里相送，聊爱情的美好与崇尚。也或者，月明人
静，听天籁与松风。多情却似无情，但心有灵犀。傍晚，莅临
波光潋滟的水稻田，一定有这样的疑问：蛙声豪有余，蝌蚪忽
安在？秧苗一棵追着一棵，轰隆隆地绿着，但一言不发。

一只鹭鸟，绕着细长的脖子，恰巧栖息在落日的黄金分割
点。这样的画面，令人顿悟一句古诗：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
无处不鸣蛙。若是身居此处，你还艳羡陶潜笔下的桃花源吗？
那里不过“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哪
有林水寨的“东风起，垂杨舞，荷花万点，锦鲤泛秧棵，蛙声
作管弦”的欢悦与惬意？
在林水寨做个新型农人，像两栖动物。一面享受慢时光里

烟火人间，听风，牧雨，闻鸡啼；一面玩转互联网的快捷便
利，微信，购物，网恋心上人。

实在脱不得身，就委托稻草人。给它衣服、帽子，和固定职业，
让它守着林水寨最大的事情。不管秧鸡、鹭鸟，认不认它为长辈，至
少它是不被鸟儿一眼看穿的主人。风雨交加夜，它可能还会执杖深
水，学鲤鱼，张大嘴，咬
住漂浮的光阴……
林水寨的今天，

是一幅市井长卷，聚
拢来是烟火，铺开来
是人间。至于他的未
来，和我说不出的句
子，就不勉强自己，
任其芬芳馥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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